
我与财税改革三十年
农业税取消前后

汪恭礼

1995年，我从安徽省财政学校毕

业后，分配到乡镇财政所工作，负责农

业税、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

乡统筹村提留征收结算，直到 2007年

才调离财政所。这 12年中，我经历了农

业税逐步取消的整个过程。亲身感受了

农业税取消前后干群关系的变化。

农业税取消前，进村催粮派款是

财政所的一大任务，也是一块难啃的

骨头。当时，我所在的镇农业税亩均负

担 84元 ，人均负担 89元 ；乡统筹村提

留亩均负担 124元 ，人均负担 135元，

还有各种收费、集资。老百姓编了个顺

口 溜，“头税轻，二费重，三费、四 费无

底洞。”催粮催款的难度可想而知。平

日里，不是爬山涉水去调查税源，就

是到街头田 间宣传税法、逐户征 收。

每逢征收旺季，更是没白天没黑夜地

拼命干，整日整月不进家门，有时甚至

饭都顾 不上吃。吃苦受累不说，还容

易招致误 解，村民待答不理是家常便

饭，碰上““钉子户”就更加麻烦。

记得王胡村一个有名的“钉子户”，

叫朱小腊，代征 员几次请他 缴税，他都

置之 不理。我当时年轻 气盛，便 主动

要求前去“拔钉子”。去之前，所长还特

别叮 嘱我要注意方法。当我头顶国徽

身着税服 只 身上门时，朱小腊有点意

外。我刚说明来意，他 便似 笑非笑地

说 ：“嘿，跟我要税？我没钱拿啥交？”

一边摸起手边的西瓜刀“笃笃笃”地敲

着桌子。见 状，我镇定了一下，耐心地

解释说：“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总

不能为了几十元税款失了志气吧？你是

一名 纳税人，既 然已经承 包了耕地，

又 没有遇上自然灾害减收 绝收，就得

按正常税率依法纳税。”接着又向他宣

讲起税 法和税改政策，询问他 家的收

成，和他 拉家常，使他 渐渐打消了抵

触情绪。也许是看我打定主意收到税

款才肯罢休，他终于把西瓜刀放下，脸

上有些无 奈地说：“我本来不想交的，

看你客客气气说的也在理，还是 交了

吧。”听罢，我顿时长出了一口 气。

2005年，安徽省全面取消了农业

税，我们终于从无休止的收粮收税中

解脱 出来，工作重心也随之 转移。不

用进村催粮催款，时间腾出了一大块，

我们就琢磨怎么给 老百姓搞好服务。

比如在兑现粮食补贴中，考虑到这项

工作涉及面广，虽然钱不多，但关系到

村民的切身利益，是党和国家支农惠

农政 策的具体体现，为了方便 群众，

不耽误农业 生产，就进村入户把各项

补贴直接发到村民手上。

接下来，区里全面整合财政补贴农

民资金，实行统一管理、“一卡式”存折

发放，我就负责这项工作。到王胡村发

放存折时，村民们都热情地和我打招

呼，聚集在我身旁兴高采烈地议论：“政

府真是为咱农民着想呀，不光不收农业

税，还发良种补贴、粮食补贴，真是想

不到的好事呀。”看到村民们一张张朴实

的笑脸，我也发自内心 地为他们高兴，

能受到村民们这样的优待，让我干劲十

足。两天过去了，村民们纷纷拿走了自己

的存折，只 剩下朱小腊的没人来领。村

干部告诉我，2002年，朱小腊响应国家

退耕还林的号召将耕地全部栽上了枣

树，到城关做 生意去了，具体在哪儿不

太清楚。城关离王胡村 80多里路程，让

村干部代送显然不行，存折发不出去，

只好放在我那儿，可是存折上的退耕还

林补助款不能不让他取到。好在我住在

城关，每次回 城关我都有意识地寻找。

一天，在一条小巷子里看到一个“小腊排

挡”，收拾碗筷的人正 是朱小腊。我高

兴地跑进去说：“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他先是一愣，紧接着皱起了眉头，我心

想，他肯定误会了，以 为我又来追缴农

业税。我赶紧拿出存折递给他 ，“我这

次不是来催款的，农业税取消了，我找

你是给 你送存折、退耕还林等补助款

的。”朱小蜡又是一愣，然后搓着手一个

劲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真是没想到！

今天你一定要在我这儿喝酒。”说完跑

进里屋抱出一个大西瓜，一边切瓜嘴里

还不住叨 念，“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2006 年底，全国 8亿 农民彻底告

别了农业税，千年“皇粮”成为历史。

这是一项深得民心的德政工 程，广大

农民欢欣鼓舞，我们这些基层财税人

也能够更好地为农民服务。而这些都

得益于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国家经济实

力的快速增强，得益于党的支农惠农

好政策和公 共财政体制的不断健全完

善。身为财税人，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

自豪。

（作者单位 ：安徽 省 宣城市宣州

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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